


带铗而歌

成刚
我们歌颂的午后阳光在佳木眼中像一张白色床单，他想象床单裹在万
达身上的刹那，整个天空都为之肃穆。这是在一家临街的冷饮厅里，冷饮厅
的左前方、隔着一条街有一幢很高的大厦，佳木的目光盯着大厦第六层的某
个窗口。佳木想这大厦有多高呢？他试图仰头数清大厦的层数，他想象中的
床单便用炫目的光迷惑他的双眼。佳木这时会有些沮丧总会伴随着他数不清
大厦的层数瞬间突至，像午后的阳光，每当他置身其中，便会有一些极细极
细的、如同蛛丝般的杀机在心中涌出，佳木是一只蜘蛛，而且是我们最常见
的那种，每天都在用杀机在大厦周围编织一张网。大厦无疑是极庞大的猎物，
这张网在猎物落网时显得很脆弱，它盛载不了猎物的体重，它自由破损。修
补蛛网的过程需要午后阳光炽热的照耀，佳木以此逃避我们日常眷恋的家的
束缚。佳木想，我无家可归，我是这个夏天我们这城市午后唯一的流浪者。
午后阳光白晃晃的像一张床单，床单当然在床上。冷饮厅里的佳木想
像自己舒展四肢躺在床上的滋味，困意悄悄涌入他的脑海。这时佳木照例很
警觉，比杀机更细微的痛苦就隐藏在阳光里，它折磨一个男人，其凄惨程度
不亚于一次血腥屠杀。佳木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手中一只黑色的皮包。
我们在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拎这种皮包的男人，但黑皮包在佳木手中，
因为午后阳光的照耀而具有了某种非凡的力度。据出售这种皮包的商人说。
皮包的面料是纯正的牛皮，牛皮从牛身上剥落的过程伴随着一把刀的游走和
某种细碎的、的似于咀嚼的声音。纯牛皮的黑皮包背后隐藏着杀戮，很多人
都不有发现血迹，正自黑皮包独自存在的时刻悄悄溢出来，装饰我们这城市
的苍白。
黑皮包与刀的联系在佳木手中显得更加真实。如果我们的目光能穿过
纯正的牛皮，发现静静睡眠的一把刀，便能感受到阳光中极细微的痛苦。我
的视力非常好，我还看见与刀为伴的是一把锤子、一把剪子、一把细长的螺
丝刀和一把开酒瓶的启子。
你不要试图寻找这些零碎之间的联系，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在我们这
样的城市中，你说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伊利不是电视广告里的苦咖啡，她比咖啡还苦。当然有人能从咖啡里
喝出香味来，说伊利比咖啡还香。万达就是说伊利比咖啡还香的人。伊利是
万达的情人。
佳木在午后阳光中用仇恨和包围的那幢大厦，当然是后来建造的。其
中六楼的某个套间，在名义上是佳木和伊利的家。两年前的夏天，佳木和伊
利还蜗居在老城区一间不满二十平方的平房里，那儿十多家人用一个水龙
头，上厕所得到三百米以外去。刚认识的时候，佳木就认定伊利是个爱慕虚
荣的女人，所以，对于后来伊利日以继夜的埋怨和咒骂，佳木都认为在情理
之中。
那会儿佳木和伊利在同一家建筑公司上班，佳木是卡车司机，伊利在
伙房做饭。伊利后来与万达的苛合很多人都认为是种必然。伊利虽年过三十、
却极爱打扮，常年的烟熏火燎并没有让她的皮肤变黑变糙。她在与众多五大



三粗的汉子交往中，表现了一个风骚女子与众不同的秉性。她的放荡对每一
个工人是公平的，你与她打情骂俏可以极尽所致，但当你想进一步有所行动
时，伊利便会变成一块冰，轻易地熄灭人心中的火。佳木不出来的时候，是
许多工人调侃的目标。人们最关心的，是瘦小的佳木绝不是伊利的对手，这
是工人们所公认的，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俊俏风骚的伊利当初怎
么会嫁给佳木？
这又要牵扯到历史问题。佳木不愿意别人知道的，最终还是落入众人
耳中。历史碎片经过岁月的打磨，所剩的下的都是些虚伪的谎言，真正的精
华在民间，在一张张嘴的传播与加工中。伊利的少女时代充满日后状态的先
兆，我们省略一些过程，直接进入她和佳木的婚姻。
伊利与佳木的婚姻由此而来：一个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一个急于尝
试女人的滋味，交易很顺利地进行。能娶到这样的女人，佳木想也算对得起
自己了。我们不且在这里叙述佳木曾在女人面前受到挫折，而当他带着伊利
走上街道或者出现在同事们的面前时，风光的感觉对于一个胆小懦弱常被人
遗忘的人来说，绝对可以压倒一切心理上的阴暗。
伊利后来到了佳木所在这家建筑公司做了临时工。伊利远离当年事件
的一切人和物，但她却没有办法抛弃自己的历史。所有人都不能抛弃自己的
历史。历史有时就像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我们必须相信这是无数次再现历史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次，所以，我们
最好能保持沉默。
文字记叙历史的年代，偷情作为一种时尚，遍地开花，最可贵的是，
文字欺骗了我们，我们从而能够背上纯洁与文明的负荷，沉重地驾驭自己这
匹烈马，并期待一次脱缰的快感，坠入深渊，坠入地狱，万劫不复。
矛盾是一处绝佳的风景，它诱使我们朝向更深处挺进。许多年后翻看
佳木的历史，任何人都不能抹杀黑皮包在其中的位置，还有黑皮包里的刀、
锤、剪子、螺丝刀和启子。它们构成了佳木那个年代里的梦想，如同古代战
士，对于刀和剑、弓和矛。
佳木的痛苦其实并无意义，它只能表现为佳木对杀戳的一种渴望。
策划谋杀的过程漫长而充满灾难意味，佳木怀着仇恨出入名义上的家
和公司之间，他十分怀念以前当卡车司机的日子，那会儿他拉货经常要经过
一个名叫＊尚的小镇，他可以在那儿数十家小酒店里随意付出一点钞票而成
为男人。可怜的佳木现在成了所有人暗地里嘲笑的对象，在大家眼里，佳木
早已经麻木得失去了羞耻的知觉。
在这个夏天，万达经常要佳木开车带他去三十里外的海滨城市，谈一
幢二十六层大厦的招标问题。那见鬼的二十六层大厦，一开始就在佳木的心
里轰然倒塌。佳木仍然得开着小车去海滨城市，坐在小车后面的是万达和伊
利。

“一家三口又去度假了。”这是这年夏天挂在工人嘴边最多的一句话。
谋杀在佳木心中变得迫切而具体了，这个瘦弱的男人因为沉重的心理
负担成天沉默寡言。万达与伊利放肆的谈笑与动作，在他眼里形同一些虚无
的符号，因为想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壮举，他宽容地想这是自己对他们最
后的赏赐。
与佳木形影不离的是他那只具有历史意义的黑皮包，佳木瘦长的手指
握住它时，如同握住能延续他生命的力量。黑皮包里的杀机不时透过他的手



指，弥漫到他全身，让跟随在万达身后的瘦弱男人全身战粟。那一刻佳木忍
不住有逃离的冲动，杀机变成了强烈的使命几乎压垮了佳木窄小的肩膀。我
们的佳木在他名义上的家里哭泣，哭泣声中，他一遍遍擦拭手中的刀子、锤
子、剪子、螺丝刀和启子，姿态等同于出征前的战士检查他们的武器。

“我一定要杀了那狗日的！”佳木冲躺在床上的伊利叫。
伊利慵懒的神情表明一切事情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她说你能杀得了万
达吗？你凭什么去杀人家，人家对你不错了，给你房子，让你开了小车，每
个月多开给你好几百块，你还不满足，你还要去杀人家，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可是他玩了我的老婆！”佳木胀红了脸叫。
“你老婆是我，你以为你老婆就是你的吗？”伊利露出不屑的表情，“我
是你老婆，我跟着你恪守贞操替你长脸，但你能有现在的一切吗？我也想嫁
个有钱的老公，吃穿不愁，一辈子躲在老公的背后只管享乐，可是，我们什
么都没有，如果我不去争取，指望你，只怕要等到下辈子。我得到的不是我
一个人的，有一半是你的，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虽然没有用，但我的老婆决不能跟别人睡觉。”
“你的老婆在跟你结婚前早就跟过别人了。”伊利的话充满自哀自怨的味
道，如同深宫里色衰的妃子，又如青楼内薄命的风尘女子。
佳木不想和伊利说下去了，伊利的每一句话好象都是一根针，准确且
深深地刺入佳木的致命部位。他想到谋杀不用和这个低贱的女人商量，女人
也不可能知道谋杀背后的真正内涵。
随着海滨城市二十六层大厦招标问题的深入，桂木在夏天里让自己进
入了某种极尴尬的境地。佳木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很多这种尴尬的先例，从而，
他能够进入到历史的悲壮中去，至少，成为佳木历史中最悲壮最无奈的篇章。
悲壮常常与无奈同行，悲壮与无奈表明人进入了某种绝境，你已没有了选择。
对已经发生的过去，我们不要持疑态度，或者懊悔，或者痛恨。从这
个意义上说，网，是我们生活的整个脉胳。网连接了我们和世界，连接了我
们的前生、今世和将来。你的一生都在网的范围内游荡，已经发生或即将发
生的偶然，都是网的一条支干。
我们城市里，有一家人被从偷了一台彩电、一台影碟机、一根项链和
一张三千元的存折。存折上的钱取出来花了，金项链送给了女朋友，剩下来
的彩电和影碟机小偷想把它卖了，可一时没找到买家，小偷便暂把它们放在
了他的姐夫家。三个月后，小偷被公安局抓住了，他的姐夫也犯了窝赃罪，
被判了一年半。
小偷的姐夫是佳木所在那家建筑公司的经理，经理后来由电工出身的
成达继任。成达继电工之后，干的是保卫科长，后来是办公室主任，再后来
是材料科科长，最后当上了公司总经理。总经理万达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里
就把伊利按倒了床上，万达问你现在怎么不跑了。
伊利转正之后很快在公司里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向万达提供
的几条合理化建议在公司推行后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工人们被迫杜绝
了迟到早退现象，工资与劳动挂钩更是将懒惰推向了绝境。伊利与万达成了
工人们痛恨的一对狗男女，工人们肆意夸张地传说万达和伊昨之间的肮脏与
无耻，有段时间万达很痛苦，后来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伊利一手策划的，他惊
讶伊利的恶毒，他想到自己原本可以采取一些温和的方式不到于站到工人的
对立面上去的。他约了伊利，怒责她的险恶用心。伊利说服了他。



伊利说：强权与愚民，是不败之根本。
伊利的进一步解释是，强权可以让工人对你产生畏惧，愚民包括多给
他们搞一些福利和多发一些奖金，他们得了好处，就算你把整个公司架空，
也没人坐闹到上面去拆你的台。伊利最后说，你成了贪官你就离不开我了，
你要是清官就算我这一把赌输了，我已经输过一次了，我不在乎再输一次。
万达与伊利的苛合在公司是人尽皆知的秘密，这导致后来万达和佳木
之间发生了一场约定。
约定的内容在三个人的心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足以让明了约定
的一切裨情内涵。
伊利窍取会计的职位着实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而当佳木穿着西装开
着新买来的小车飞快地驰过拉砖头的东风车时，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趋
于平静了。这样的格局在人们意料之外，佳木的从容让整个公司压抑了好长
一段时间。后来佳木分到了公司新盖的科级干部楼，人们忽然也想开了，一
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事，用不着别人来跟着瞎着急。再往后，便有人钦佩起佳
木的豁达来，也有的女人懊悔自己脑筋不开窍居然让伊利占了先手。现代社
会衡量人的价值尺度是权力与金钱，拥有了这两枚锋刃在手，足可斩断一切
世俗的偏见。
佳木的杀机就在这种平静状态下发生，佳木是可耻的违约者。
佳木在反复策划谋杀的过程中曾反省过自己的行为，他对伊利日益浓
重的厌恶，曾几度让他迷失方向。肮是一种延续的存在，佳木实的想不起自
己有为此放弃现存一切的必要。
最后，佳木的思绪停在了记忆中极深刻的一些画面上：一个高个子男
生在校门口拦住了一名矮个子男生，高个子男生煽了矮个子男生一个耳光
后，又抢去了矮个子男生兜里仅有的几毛钱。矮个子男生在秋日傍晚的街道
上哭泣，发誓要向高个子男生报仇。然后的画面是厚厚一摞书，我们可以自
封面上看出那是曾经风靡大陆的一些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
矮个子男生阅读的刻苦程度，足以让头悬梁椎刺股等一些历史名句失
去光泽。
矮个子男生是佳木，高个子男生不是万达。万达十七岁时才从外地转
来本市，那时候佳木早已辍学在家。精瘦的佳木后来无数次向人展示他如排
骨的身段，他说，他一个星期里看四十本武侠小说，只吃七顿饭，睡七小时
的觉。
佳木记起所有武侠小说里，都不曾出现一个拎黑皮包的杀手。
现在终于到了佳木与万达单独相对的时候，这一历史性局面其实对万
达并不公平，万达除了要面对佳木，还要面对一只暗藏杀机的黑皮包。午后
阳光的照耀在一开始就构成了佳木的性格阴影，他午后的游荡其实是为了逃
避另一种阴影。万达对佳木名义上的家关怀位至，他的频频光临因为在约定
的范围之内，佳木的流浪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种义务。之所以选择午后，当
然是因为可爱的阳光。阳光总是可爱的，阳光下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譬如偷
情、或者记录历史。历史在白天里发生，但却是夜的一种因果，所以，严格
地说，阳光没有升起，历史就已经发生了。
佳木在这个中午刚吃了一只苍蝇，苍蝇在一碗榨菜肉丝汤里。佳木没
有发现苍蝇，他在将汤碗举到嘴边时，一些液体灌进他的喉咙，他的牙齿挡
住了苍蝇的进入。他起初以为那是一块肉沫，但异样的感觉让他把苍蝇吐到



了桌上。如果还有一件比吃了一只苍蝇更倒霉的事，那就是碰到一个蛮横粗
鲁、动不动就掳袖子的老板。佳木在争执最后被推到了街心。整个过程他手
握黑皮包，全身颤抖不已。他赤红的双目和急促的喘吸预示他在这个午后的
一切经历都在预料之中。
佳木回家途中想到他身上连几毛钱都没有了，他知道那个高个子男生
消失在空气中了。
消失的意义等同于某种绝望，而我们的历史常常在绝望中开始新的篇
章。佳木在行走过程中听到身过的无数座大厦发出些凄惨的、如同断裂正在
进行中的声音。他的黑皮包不断一次次飞舞，希望能加快断裂的进程。黑色
牛皮的力度因为一些残酷的意味而变得棱角分明，娄分钟后，它的指向准确
无误地带佳木走进历史。
万达看见佳木，有些吃惊，他想问佳木现在怎么回来了，他没有问是
因为他又想到了这里名义上仍是佳木的家。这时的佳木看上去多少有些不正
常。他的目光在未到达万达时，似乎就发生断裂，跌落在地上发出“咣啷”
的声响。佳木对声音的敏感远甚于常人，他手中紧握的一些声音正透过纯正
牛皮极细小的孔隙，急欲喷薄而出。佳木脑海里便真的出现了一把刀游走于
皮肉之间极细碎的声音。是声音杀死了万达，佳木后来这样想。佳木沉醉于
音乐一般的杀戮声，他全身的血脉舒张，所有有浑浊气息依次由毛孔向空间
排放。这接近于一次新生，或者死亡，也可以理解为佳木生命力量的一释放。
主动的释放之外，还有一种释放称之为事故，性质与绝堤相同。佳木的情况
应该属于后一种。
这时佳木眼中的万达是一头牛的形象，而他，则是一个手执牛刀，还
很幼稚的屠夫。他的刀划也一些优美的弧线后进入牛的颈部。锋刃穿越肉的
脉络与骨骼发生撞击，另一次称为事故的绝堤瞬间发生，比力量更为形象的
血液随剑形的刀喷涌而出。空气里弥留着生命枯竭的气息，它包括肌肤撕裂
的声音和迅速腐烂的臭味。高潮在亢奋的尽头如约而来，此时的佳木已疲软
如一条离水的鱼了。
事情就这样发生，每一次偶然都是我们触动了历史的支干。
佳木的杀戮比他开始时的豁达更让人吃惊。杀人犯佳木想到自己在劫
难逃，因而他后来的表现，失去了一个战士应有的全部品质。我们眼中的佳
木可怜极了，他瘦弱的胸腔承受不了心脏的跳动，心脏离开他在另外的空间
尽情舞蹈。比万达更早一步死去的佳木的魂魄，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佳木
只留有一具躯壳。佳木与死者万达并排躺在地上，佳木比万达多一些气息、
万达比佳木多一些血液。
佳木必须让自己相信，万达死了，他杀死了他。他端详手上的血迹，
想到死亡其实很简单，同时，他开始明白一些历史，他看到自己的双手上写
满历史。杀机在失去目标后很轻易地就转化为懊丧，佳木开始极度痛恨自己
的冲动。他想到自己要失去很多东西，包括该保护的老婆和微不足道的几毛
钱，更重要的是，他看到自己的现在变成了历史，他的生命在街头张贴的告
示上，被许许多多的人带回去摆放到餐桌上下酒。
恐惧是理所当然发生的事，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我们充满
灾难的生命本身，就是迈向死亡的过程。佳木的恐惧就是生命的恐惧，恐惧
比死亡本身更具有灾难性。强壮的万达死态安详。甚至他的面色还很红润，
要不是满身的血液，佳木倒比他更象一个死者。佳木最终的夺门而出，是他



心理崩溃的又一表现，他弃死者万达不顾，其实就是弃自己不顾。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能忽略，佳木在下楼时与上楼的伊利擦肩而过。
伊利没有看见佳木身上的血迹，她望着佳木如飞遁去的背影，心上倒真的生
出一些淡淡的、淡的怜惜来。
佳木原本想从此开始一世的逃亡，可最后想想逃亡的尽头仍然是逃不
掉的死亡，而且，逃亡是件很辛苦的事，逃亡只适合一些名垂千古的大人物，
他们的故事教育一般人如何安分守纪。佳木在街上转了一圈后，看看已快到
上班时间了，就朝往建筑公司的那条路上去了。

“我杀了万达。”佳木跟公司里的所有人说，“我杀了他，用我的刀。”他
把沾血的刀很用力地握在手中，说话时不时夸张地舞动。

“你中午喝多了，回去歇歇吧。”年老的工人劝他说。
“你怎么杀了他，是不是在床上”年轻人把他围在当中很高兴地说。
看到别人高兴，佳木也高兴，这时他已经忘了恐惧，他说：“我杀了他，
不是在床上，但他坐在我家里，我看见他就上去给了他一刀，他块头大，但
我只刺了他一刀他就死了，我本想多刺他几刀的，可他真的一刀就死了，他
太不经死了。他妈的，谁都不经死。”
没有床上戏，很多工人都失去了兴趣，他们说算了吧你有胆子杀万达？
年老的工人摇头叹息说你就这么过吧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佳木着急地说：“我真的杀了万达你们干吗不相信我，你们看到我刀上
的血没有这是万达的血。”佳木的话没说完人们已经四下里散开了，佳木的
脸胀得通红，他扬刀冲人们背影叫：“你们等着看，不到晚上就会有公安来
抓我你们看好了。”
佳木坐在公司门口等公安来抓他，他不是待宰的羔羊，他是行将赴难
的义士。一些悲壮的字眼在他心中滋生，他的生命这一刻变得灿烂辉煌起来。
佳木急于向人证实一种存在，它的力量远甚于死亡的恐惧。我们看见佳木在
午后阳光的照耀下，一些细微的心思开始在氟氲的光影里浮动，他瘦弱的身
子因而也因为光与影的效果而渐渐澎胀，恍恍惚惚由一些物质组成，极不真
实。
佳木知道自己杀了万达，现在的等待只是在完成最后的形式，所以，
他并不着急。他在阳光中凝视刀上的血迹，血迹在阳光里凝结成一些黑色的
印记，没有人会把它和一段生命的终结联系起来。佳木最终还是变得疑惑起
来，他实在回忆不起来刀锋刺入的刹那刀与肌肉紧密摩擦应有的质感。他回
忆得起来的只有声音，极细小的，近似于咀嚼的，比音乐更艺术的一种歌唱。
是声音杀死了万达，佳木的判断让他忽然就丧失了信心。
有限的时间让历史变得真实，无限的时间让历史变得模糊。佳木没有
等到意想中穿制服的公安，因而他那个下午的等待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想，我
们期待的悲壮场面也始终没有出现。已经是夕阳如血的黄昏了，这个典型的
贡昏可怜的佳木成为所有人讥笑的对象。工人们在下班离去时都用极怜悯的
目光抽打着佳木的谎言，佳木垂首坐在门边的花栏台阶上，像条乞怜的狗喃
喃地表白自己。
他说我真的杀了万达，你们干吗都不相信我，你们再也不看不到他了，
是我杀了他我真地杀了他。佳木的语言空洞而缺乏想象力，我们的生活远离
历史中的血迹，你不要把生活和历史混淆。当谋杀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听
范围内，我们便开始对谋杀的存在发生了怀疑。



佳木作为故事的编造者显然缺乏群众基础，一项足可成为传奇的民间
故事需要经历无数次耳朵与嘴巴的转换。工人们说佳木你真了不起明天我们
去派出所看你。
佳木此时极端痛苦，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一项已经发生的状态呈献在
众人的面前。我已经杀了万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的事实。佳木继续
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中。他忽然想到如果中午发生的事其实并不存在，那对于
他，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的沮丧因此又迅速深重起来，他终于清醒地
意识到，一次壮举其实并不能改变他什么，那只等同于少年最初的梦遗，快
感与惶惑过后，留下的只有一块风干的污渍。
佳木回家，敲门。开门的伊利慵懒疲惫，潮湿的头发预示在她身上刚
发生过一次对生殖的图腾。佳木被她的平静击中，那是一枚偷心的暗器，佳
木在劫难逃。佳木想，这是我的老婆吗？伊利的发此刻直竖起来、面目狰狞、
十指细长逾尽送到佳木面前。这是佳木的幻觉，幻觉与真实之间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我们日常大家共同感觉到且被多数人认同的，而另一个则是我们中极
少数人才发现的，因为它有违多数人的意愿，因而被称为幻觉。
伊利送给佳木一个少女时代的纯真微笑，她说：“下班了，可我还没把
晚饭做好。要不，我们呆会儿出去吃，我们好久没一起下饭店了。”

“是呵你们还是是潇洒一回吧，吃多少开张发票明天我给你们报。”卧室
门这时打开从里面走出心满意足的万达。
佳木已经瘫软在地上了，他指着万达却无法准确表达这一刻心中的恐
惧。伊利关心地扶住他的胳膊，讨好地说万达马上就走今晚的时间我全都留
给你。
佳木的世界全乱了。这时，他已接近一些事物真象。
很久以后，佳木才认定那一切不过是一个圈套，必定有一个人在那个
午后死去了，或者是万达，或者是他自己。也就是说，万达和佳木两人中必
定有一个人是死人。这其中的关系很简单，正像一个诗人说的：有的人死了，
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却已经死了。死人与活人之间的区别是气息
的有无，但死人如果不想让你知道，你又有什么办法？
那个午后发生的事如同一段消失的历史，断裂形成的空白并没有影响
历史的进程。佳木的生活也没有因此发生任何的改变，相反，万达对佳木倒
愈发友好，有些时候几近谄媚。佳木时刻全神戒备，他料定万达的报复必隐
藏在表象的背后。佳木开始策划另一次谋杀，对声音的渴望煎熬着他，但他
发誓再也不能相信声音，声音已经欺骗了他一次，他绝不想再发生第二次。
与声音的欺骗相反，佳木仍然坚信万达已经是个死人。他不像其它死
人那样安息，是因为他对佳木的愚弄。他活着，佳木名正言顺地就是一个死
人。在这场较量中，伊利无疑可耻地背叛了她的丈夫，她早已经背叛了她的
丈夫了。另外一点让佳木坚信万达已经是个死人的，是他们对生发的事绝不
声张。他们想以此麻痹佳木，希望佳木沉浸在侥幸中，然后对他发出致命的
打击。佳木不再是懦夫，他已经受壹把刀的考验。佳木把谋杀当作了生命对
他的挑战，他一定要杀死万达，继续这场谋杀。我已经杀死了万达，我现在
要做的不过是让他像其它死人那样早点安息，佳木固执地想，死人是不应该
再和人家的老婆睡觉的。
万达仍然和伊利睡觉，活着时候睡，死了以后还睡。佳木处于一种极
端复杂的无奈中。



海滨城市二十六层大厦的招标问题最终得到落实，万达带着佳木和伊
利去海滨城市签定合同。佳木想万达干吗不和伊利俩人去，他开车时满脑子
都是这个问题。坐在车后面的万达和伊利一脸严肃，谁知道他们下面搞什么
鬼。佳木前视的眼睛看到了他们车座下面叠加在一起的四条腿。
佳木抽空捏了一下边上的黑皮包，坚实且棱角分明的刀、锤子、剪子、
螺丝刀和启子依次呈献在他的脸上。他的身子有节奏地晃动，像跟着间音乐
在打节拍。
半夜时候，佳木企图用凉水抑制自己，他在浴缸里拼命折腾仍然不能
让火熄灭，这时候，万达回来了。谋杀第二次如期发生，它简单得已经不像
是一件谋杀。佳木湿淋淋地出来，他的一只手握住拉开拉链的黑皮包，另一
只手伸进皮包里。请注意佳木的姿态，以便确定万达后来的死亡。万达脸上
绽放一朵谄媚的笑容，然后一把刀就伸进了他的心脏。事故随血液的涌出再
度发生，另一种不能称为事故的绝堤也如约而来。佳木脸泛红潮，极度虚弱
地喘息如雷。佳木在第二次进行过程中竭力避开声音的干扰，无论是刀的速
度还是力度以及刀进入后的游走都显得驾轻就熟。在锻炼中成长起来的佳木
已经是个非常老炼的屠夫了。
海滨城市的上空有一轮月亮，月光如水的夜晚，杀戮悄悄地进行。
佳木说：“你还能活过来吗？你还能和我的老婆睡觉吗？我杀死你了，
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我不怕你再活过来，你活过来我就再杀第三次，直到
你安息为止。我杀得死你的，我一定可以杀死你。”佳木凄惨的声音如同哭
泣在夜色里弥漫，如同遭情郎薄弃的少女，在诉说幽怨。
其实佳木还是很害怕万达再次活过来的，他哭泣并没有持续多久，就
开始了另一项工作。我们不能忽略黑皮包里其它武器的作用，佳木用它们来
拆散一台名叫万达的机器。毁灭总比创造要容易得多，但它同样要人付出劳
动。佳木有的是时间，他在深夜里的劳作，勤劳而朴实，充分显示了一个劳
动者创造历史的力量和可能性。佳木在睡去时显得心满意足，他是个胜利的
战士，他现在需要端一杯庆功的酒，去迎接他历史中最辉煌的篇章。
因为敲门声太阳一下子就爬到了很高的天空上。敲门声在很多故事里
起到决定性作用，它表示又一场变故已经发生。而佳木的这个早晨似乎相对
沉静，佳木睁开眼看到昨天的场面仍然呈献在现实的空间里，他心里的残酷
迅速蔓延。他想到他杀死万达的事实将很快被公司里的同事们知道，无与伦
比的快感让他在开门时哼起了一首歌曲《英雄赞歌》。
敲门的当然是伊利，佳木想起她女巫一样的脸，觉得很痛快。伊利的
笑容里也有很多谄媚的成分，佳木因为心情好，所以伊利这时的笑容看起来
还有几分姿色。佳木愉快地说万达在房里你去找他吧。伊利似乎还想再说些
什么，佳木已经丢下她向走廊的尽头走去了。佳木在走廊的拐弯处停下，他
期待他的悲壮将由伊利的一声尖叫揭开序幕。这一时刻神圣而庄严，它将改
写佳木的整个历史。
再现历史的一种必然，也许许多年后还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就如佳木
的现在。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影子，
我们必须明白，历史与现在，将来之间的辩证关系。
佳木想伊利看到万达的尸体会做出的表现，尖叫会做为一个句号，结
束他她与万达的偷情生涯，那时，就要真正进入佳木时代了。佳木忽然想到
少年时的那次等待并没有如愿，父亲并没有像平时一样按时走出家门，佳木



至今仍然不懂那次为什么父亲会改变一惯的生活规律。如此看来，历史中包
含很多神密性，它注定要沿一定的方向向前发展，不容人改变。
佳木的脸上已经变了颜色，这时候，有两个人拐一个弯出现在他的面
前。伊利上来挽住他的胳膊时，万达很谄媚地冲他微笑。
我们的佳木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他痴迷地陷入对某种生命存在问题的
思考。万达的生与死对他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他错误地认为发生的一
切都是因为黑皮包造成的。他的错误理论后来又在伊利身上得到了验证。
佳木在第二天天亮时按时去上班，他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来与黑皮包进
行交流，他固执地坚信是黑皮包赋予了一些武器神奇的力量。黑皮包在他眼
中是一头牛的形象，牛在历史中曾有过的神奇记录，此时都构成了他无比坚
强的信念。他当然也一件件抚摸了他的刀、锤子、剪刀、螺丝刀和启子，他
的手划过它们时，他的全身都忍不住要跟着颤粟。
晚上回家，伊利已经为他做好了可口的饭菜，伊利一如既往地冲他微
笑。
佳木迷失在历史对他的戏弄中了，他其实应该是个圣贤，他发现了历
史的错误，他也真正懂得了圣贤旷古的寂寞，也许几千年后他在历史中的名
字等同于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先哲，但他此时仍然是佳木。他的老婆伊利与
万达在他面前公然偷情，他在谋杀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俗人与哲人的转变。
但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的佳木，反而加重了佳木作为一个哲人的痛苦。
佳木带铗而歌，佳木披发行吟。
佳木的生命在他想到最后一个游戏时进入了更高级的形式。他握紧了
具有神奇力量的刀，他的快感如约而至，却在紧要关头却步不前。佳木笑了，
然后倒下，然后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佳木没有机会记录他创造的历史了。
历史就是这样，由一些人创造，然后由另外一些人来记录，留给后充
分考证的余地。
而考证本身到后来也就自然成了历史，这也是我们现在和历史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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